
 

 1 

基于 ELES 模型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研究 

——以荆门市为例 

张紫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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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消费、投资和出口”被誉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在高投资和高出口

的发展模式中变得乏力,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

村居民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农民消费值得重视,扩大内需尤其是增强农村居民的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

借助 2005～2016 年《荆门市统计年鉴》的原始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加工处理,进行了数据挖掘,运用扩展线性支

出系统模型(ELES)对荆门农民居民消费结构的基本消费支出、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和自价格弹性进行定量

分析,然后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从消费贡献率和食品实物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进一步细化

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结果表明,荆门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由解决温饱向营养均衡方向转变,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开

始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过渡的阶段。 

【关键词】：农村居民 消费结构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 荆门 

【中图分类号】F328【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中共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不仅要求从体制与机制的

高度解决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更是首次强调了消费的基础性。荆门位于湖北省中部,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市,也是全国商品粮基

地,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尤为突出,但荆门农村居民还存在收入水平低、消费环境差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等问题,导致荆门

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和消费水平较低,与湖北省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相比还具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本文通过对荆门农民

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定量分析,对消费结构特征从基本消费支出、弹性和边际消费倾向等多角度进行描述,揭示其内在结构及其变

化,并提出改善消费结构和提高消费水平的对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通过数量计算的方法对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英国经济 R.Stone(1954)提出了线性支出系统模型(LES),作为早

                                                        
1
作者简介：张紫娟(1995-),女,湖北石首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区域发展;程静(1979-),女,湖北应城人,湖北工程学院经

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503073)。 



 

 2 

期研究消费结构问题的模型,该模型将某种商品的消费需求看作支出和价格的线性需求函数。而 Luch(1973)在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LES)的基础上作了改进,提出了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认为人们对某种商品的需求量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和该商品的价

格。这个模型在没有价格资料的情况下,也能估计出各类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进行需求结构估算,还可以计算出收入弹性和需求

的价格弹性,因此ELES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居民消费结构的研究中。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学者对消费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国内学者从全国性的角度对消费结构进行研究。农村居民整体消费

水平和消费结构层次较低,首要因素是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民消费以生存型消费为主(肖立,2012)。谢国萍(2018)认为我国农村存

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不足及消费环境差等问题,提出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工业化、

信息化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等对策来调整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相比而言,研究个别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彭必源(2008)经研究得出湖北省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在逐步

提高,消费结构明显升级,消费水平地区差异性显著的特点[5]。杨婧、周发明(2010)运用 ELES 模型对湖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

行定量分析,发现农民人均纯收入对消费总支出存在一定线性关系,农民平均消费倾向较高,农民的消费需求处于由生存型消费

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过渡的阶段。孙倩敏(2015)基于 ELES模型比较分析了以广东和贵州为代表的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结

构情况,研究得出,以两省为代表的东西部地区的农民生活水平均在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开始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过渡的

阶段转变,但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比例还需进一步扩大。 

综上所述,我国关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问题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在消费结构与农民收入水平、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消费结构

的变动趋势和消费水平的地区差异性等方面。因此,本文基于(ELES)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以荆门市为例对

其消费结构进行定量分析,从消费贡献率和食品实物的角度进行描述,进一步细化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揭示其内在结构及其变

化,并针对性地提出改善消费结构和提高消费水平的合理化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 荆门市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实证分析 

3.1 模型数据说明与理论介绍 

3.1.1 数据说明。 

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指标均来自于《荆门市统计年鉴》,建立模型的样本区间为 2005～2016年,主要采用原始的基本

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加工处理,进行了数据挖掘,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荆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定量分析。 

3.1.2ELES 模型的理论介绍。 

1973年,经济学家Luich在英国计量经济学家R.Stone1954年提出的线性支出系统函数(LES)的基础上,对 LES模型做了两点

修改,用消费者的收入水平I代替了预算总支出V,用边际消费倾向βi代替了边际预算份额bi,从而得出了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ELES)。ELES 模型被广泛用于消费结构的研究中,该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该模型表明,在一定收入和价格水平之下,消费者首先满足其对某种商品的基本需求 piri,在余下的收入 Ii=
-n∑1piri 中,按照

βi的比例在消费第 i种商品和储蓄之间进行分配,消费者的边际储蓄倾向为 1-n
i=∑1βi,其中 0<βi<1,

n
i=∑1β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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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式进行变形处理,得: 

 

(2)式中的, 看成是外生给定的,那么 都是不变的常数,从而可以令: 

 

令 Ci=piqi表示居民对第 i种商品的实际消费额,则(2)式可变为: 

 

然后根据定义: 两边求和得到: 

 

将(5)式带入(3)式,就可得: 

 

代入估计量αˆi、βˆi,就可以估计出居民对第 i种商品的基本需求ˆpiri。 

3.2 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线性函数模型 

如图 1 所示。I 表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E 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两者呈现出一定线性关系,我们可将模型

的函数设定为: 

 



 

 4 

 

图 1 I 和 E的散点图 

其中,α、β为待估参数,t表示年份,μt为随机扰动项。对荆门农村居民 2005-2016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生活性消费

支出进行线性 OLS回归。 

 

根据上面的计量结果,荆门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对可支配收入进行回归,可支配收入I前的系数为正值,且通过显著

性检验(显著性 P 值为 0),这表明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居民的消费支出具有促进作用,符合经济学理论背景。回归模型的 R
2

值达到0.984,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高,对荆门农村居民来说,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是显著地,消费支出变化的98.4%

可由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来解释。消费支出 I 的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 t 检验,其系数为 0.517,说明人均可支配收入

与人均消费支出呈正相关关系,荆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 1%,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相应的提高 0.517%。 

3.3ELES 模型结果及分析 

以上分析只能反应荆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总支出的关系,并不能反应食品、居住、衣着、家庭设备、医疗和文

教娱乐等八项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关系。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民各项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关系,本文根据上面的计

量模型估计值,我们可得 ELES 模型的估计值。 

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医疗、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和杂项支出这 8项消费支出对可支配收入进行回归,可支配收入

I 前的系数均为正值,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显著性 P 值均为 0),这表明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居民的各项消费支出都有所促

进作用,符合经济学理论背景。各商品的回归模型的 R2比较高,均在 0.7以上。除了家庭设备和文教娱乐外,其它六项商品回归模

型对应的R2均在0.9以上,同时各方程的F检验也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些都说明模型整体解释效果比较好,可支配收入对居

民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是显著的。 

3.3.1 基本消费需求支出水平分析。 

荆门农村居民基本生活消费需求支出为 2821.733 元,低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见农民基本生活消费需求已得到满

足。模型中的常数项αi可以判断在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当常数项为正值,则收入的增加与该项商品消费支出比例呈正比例关

系,反之亦然。食品、衣着、家庭设备、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和杂项商品的常数项αi大于 0,说明农村居民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

对六类商品的消费支出比重呈下降趋势;医疗和居住的常数项 αi 小于 0,说明农民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对医疗和居住的消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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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比重会有所增加,即当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后,首先想到的是满足自身在医疗和居住这两方面的需求。 

3.3.2 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增加一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减消费部分的百分比。食品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为 0.1515,农民将增加收入的

15.1515%用于食品支出,说明农民在新增加的每单位收入中,首先考虑的是增加食品消费量,农民的饮食结构在不断改善,食品质

量在不断提高。 

其次,居住的边际消费倾向为较高的0.1075,可见“居住有其屋”的思想在农民心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再者,农民医疗保健的

边际消费倾向为 0.0755 处于第三位,一方面说明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对生活质量的关注越来越重视;另一方面是由于

农村居民缺乏医疗保险,医疗保障水平还有待提高,农民在医疗费用方面负担较重。最后,文教娱乐和交通通讯的边际消费倾向较

低分别为 0.0418 和 0.0462。造成文教娱乐边际消费倾向偏低的原因可能是:九年义务教育这一优惠政策的出台,使农村家庭子女

的教育负担大大减轻;造成交通通讯边际消费倾向偏低的原因可能是:政府对农村供水、供电、道路和互联网等基础设施领域投

入力度不够,农村消费环境较差。 

衣着和家庭设备的边际消费倾则较低,分别为0.0412 和 0.04005,仅高于杂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 

将 8项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累加得: 

 

这说明荆门农村居民在满足基本需求后的剩余收入中,用于各项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为 51.7%,用于储蓄的比例为 48.3%,该

数值反映荆门农村居民的消费还是不够旺盛,对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得农民消费信心不高。 

3.3.3 荆门市农村居民需求收入弹性分析。 

需求的收入弹性是指 1%的收入变化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比。随着收入的增长,荆门农村居民的各项消费支出都会

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食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最小,为 0.5613,表明食品需求对收入变动最不敏感,属于生活必需品,这个结论实证了

经济学中的恩格尔系数原理。 

衣着、家庭设备、交通通讯和教育娱乐的收入弹性均小于 1,说明这些类别的消费对荆门农村居民而言属于生活必需品。同

时,居住和医疗保健的收入的弹性均大于 1,这说明随着收入增加,农民对居住和医疗保健的消费量增长会高于其收入的增长,这

两类商品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属于奢侈品,尤其是医疗保健的收入弹性最高,为 1.1848。可见,随着经济的增长,农村居民更加追求

有品质的生活,医疗保健行业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文教娱乐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 1,这种现象的解释可能是随着农

村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文教娱乐由奢侈品转变为生活必需品。 

3.3.4 荆门市农村居民需求的自价格弹性分析。 

需求的自价格弹性是指商品自身价格变化 1%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比。由于商品价格的下降,会引起对该商品需求

的上升,所以商品和服务的自价格弹性都是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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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市农村居民的食品和交通通讯的自价格弹性较小,分别为0.4711和0.5163,反映了荆门农村居民对这两类商品的价格变

化不是很敏感,需求的弹性较小,需求呈现一定的刚性。而荆门农村居民的居住和医疗保健的自价格弹性较大,分别为 0.7445 和

0.8106,反映了荆门农村居民对这两类商品的价格变化很敏感,需求的弹性较大。这些结论对于各行业企业的定价决策有着重要

的参考价值。 

3.3.5 荆门市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 

农民消费支出还是以食品消费为主,食品的贡献率占比最大,说明了荆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层次不高,仍以生存型消费为

主;居住的贡献率波动明显,这与近年来房价上涨有关,对农民来说房子成为了大件奢侈品。 

家庭设备的贡献率自2010年以后下降明显,其原因是传统家用电器的拥有量已基本满足农民的消费需求,今后更倾向于更新

换代的需求和高档性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例如:空调、照相机和液晶电视等;文教娱乐的贡献率提升显著,说明了农民收入提高后

更加注重享受,加上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的出台,大大减轻了农民子女的教育负担,文教娱乐由奢侈品逐步变化生活必需品;医疗的

贡献率均保持在 14.79%,医疗的贡献率占有的份额仅次于食品,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越来越重视自身的身心健康,在医

疗保健行业的投入明显增加。 

3.3.6 恩格尔系数的结构分析。 

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比例。恩格尔系数可作为国际上反映贫富状况、衡量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通

用的指标,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在 59%以上为绝对贫穷,恩格尔系数介于 50%～59%之间为温饱,在 40%～

49%之间为小康,在 30%～39%之间进入富裕阶段,当恩格尔系数在 30%以下时最富裕。通过图 2 可知,从 2005～2016 年,恩格尔系

数从 2011 的 42.8%下降至 2016 年的 35.74%,说明荆门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由小康阶段向富裕阶段转变,农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

高。 

 

图 2荆门市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是从价值角度出发,根据价格进行分析具有局限性,而食品结构是结合实物来分析说明支出结构,从食物实物结

构角度来说更准确、清晰。 

粮食的人均消费量排在第一位,蔬菜及菜制品的人均消费量第二,紧随其后的是蔬菜及菜制品和猪肉的人均消费量。粮食的

人均消费量从 2005 年的 252kg 减少至 2016 年的 174kg,蔬菜及菜制品的人均消费量从 2005 年的 159kg 减少至 2016 年的 121kg;

酒类商品的消费量有所减少,蛋类及蛋制品的消费量有所增加,猪肉、家禽和水产品消费量保持稳定的趋势。说明了当地农民在

饮食上开始注重营养的均衡搭配,不再满足于依靠粮食和蔬菜来解决吃饱的问题,更倾向于营养更为丰富的蛋类商品和其他副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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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主要结论 

荆门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小康阶段向富裕阶段过渡,说明农民生活状况在不断改善,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建立于

2005～2016 年样本数据基础上的 ELES 模型表明,荆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总支出的影响是显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

1%,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相应提高 0.517%,人均储蓄倾向则为 0.483%,说明农民储蓄观念比较强烈,对预期收入信心不足;食品贡

献率最大,说明荆门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时,首先考虑的是增加食品消费量和改善饮,消费结构层次不高;从农民基本消费需求支

出水平、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分析中发现,荆门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开始由生存性消费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方向转变。 

4.2 政策启示 

4.2.1 增强农民增收能力,确保农民收入水平稳定增长。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只有增加收入才能提高消费水平,才能改善消费结构。第一,推进农业产业化。充分利用当地资源,鼓励

更多的农民参与到葛根和蟠龙菜的种植上来,通过规模化的经营和标准的生产方式,对葛根和蟠龙菜进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

升产品的价值。第二,加快土地流转。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让农民对土地拥有更多的支配权,鼓励和支持农民通过出租、转让

和转包等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增加农民收入。第三,加强农民职业培训。在农村开展职业培训点,对农民进行职业培训,提升农

民农业技能和职业素质。 

4.2.2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放心消费。 

第一,提高农村贫困家庭救济保障水平。政府可以提高对低收入或特殊家庭的生活补贴,使贫困家庭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

居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性;第二,提高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的经费投入,

完善医疗设施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加强对农村居民医疗保险的宣传力度,提倡农民购买农村医疗保险,扩大农民医疗保险的

普及率,减轻农民医疗负担。第三,提高养老保障水平。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的补贴,积极的宣传养老保险的正效应,让农

民放心消费。 

4.2.3 完善农村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改良农村消费环境。 

第一,改良“供水、供电和道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加大对农村道路建设的财政支持,将“村村通”这一工程大

力实施,使农民的出行更加便捷,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效率更高,降低物流成本。政府要完善农村供水、供电的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农民在家用电器上的消费,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第二,优化农村销售渠道的环境。提倡发展农村电商物流,搭建农村快递服务站点,解决农村最后一公里快递的难题,运用线

上和线下渠道进行农产品营销,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第三,加强产品质量保证。农村地区存在较多假冒伪劣的商品,农民的消费

安全存在隐患,政府要安排工商部门人员加强质量监管,多次检查,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保障农民的消费权益。在健康安全的消费

环境下,更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消费欲望和消费信心。 

4.2.4 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发展信贷消费。 

第一,可以向农民开发住房贷款和车贷,对农村居民建房或买车提供分期付款的信贷服务。第二,开展农村生活消费信贷服务

活动,在家用电器购买上提供信贷服务,解决农民消费升级的需求。第三,政府应当增加金融机构贷款总量,扩大信贷范围,简化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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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程序,鼓励农村金融机构积极地向农民开展贷款业务,为农民提供金融支持,引导农民改变消费观念,提升农村信贷消费水平。 

4.2.5 积极开展农村文明建设,引导农民健康消费。 

首先,减少农村消费外部性。应当加强农村居民的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宣传文明、健康、合理的消费,反对封建迷信、大操大

办婚丧嫁娶、讲排场比阔气等不合理的消费行为,提倡农民勤俭节约,把农民有限的收入,引导到正确的消费轨道上来。 

其次,提倡农村居民健康消费。加强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减少农村新生烟民。提倡健康的饮食习惯,注重营养的均衡搭配。

根据不同年龄段高发病的特征,引导农民健康消费,改善消费结构。最后,引导农民扩大发展享受型消费的比例。在农村大力开展

健身运动,加强农民锻炼。加大对农村影视文化和外出旅游的宣传,培养农民多方面的兴趣爱好。鼓励农民多学习、扩充自己的

知识面,发展自己的知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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